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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受 感 召

———记叶圣陶先生为中华书局所办两件事

暋曬 傅 璇 琮

上世纪40年代后半期,我在浙江省立宁波中学读初中,当时

就订购上海开明书店编印的《中学生》、《开明少年》两份杂志(月
刊)。那时开明书店编辑部即由叶圣陶和夏丏尊两位出版界专家

主持,这两份面对高中、初中学生的杂志也是叶、夏两位先生主办

的。我经常阅读两位的文章,也读过他们的著作,深受教益,这对

我后来长期从事编辑工作,影响很深。上世纪90年代初曾出版

《叶圣陶文集》,想来卷帙一定繁富,当时我由于工作杂多,无缘拜

读。但那时因偶然的机会,从我所在单位中华书局的文书档案中

获睹几件叶圣陶先生手迹的复印件,读后受到一种人格与文品的

感召,久久不能平静。今特追记于此,谨以自勉。
从1958年起,中华书局即致力于《永乐大典》散佚本的辑集,

至1959年,已从国内外公私所藏收集到720卷。为供学术界研究、
观摩,中华书局于该年9月选印其中一册,全照原书大小式样,影
印仿制出版。这一仿制本前面有一篇出版说明,由编辑部一位同

志起草,当时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特地将这篇说明送请叶

圣陶先生修改。该文篇幅不长,大约只有1200来字,由720字一张

的稿纸誊写,共32行。使人惊异的是,几乎每一行都有叶老修改

的笔迹。叶老修改,每个虚字、每个标点都不放过。譬如文中说

《永乐大典》“辑入古今图书七、八千种暠。叶老把“七暠字下的顿号

删去,并在旁边批注:“此顿号无论如何不能要。暠有一句“未毁者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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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被 走暠,叶老改为“未毁的几乎全被劫走暠。原稿“劫暠字写成

“ 暠,叶老特地勾出来,用毛笔正楷写成“劫暠。最后一段原稿说:
“要说明《永乐大典》这一类型的百科全书,这一册的内容是具有代

表性的。暠粗看似也说得过去,但被叶老划去了,并特地在文末写了

三行字:“一册的内容具有代表性,可以知道全书的体例和规模,我
觉得想不通,恐怕一般读者也想不通。因此,代表性的说法不如删

去。如果必须保留,就该说得明白些,说明从什么几点可以见出这

一册的代表性。暠经这几句一点,真使人豁然开朗。
叶老当时的工作是很忙的。他在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信中

说:“我在最近两三个月内,忙碌殊甚,每日上下午非开会即商量文

稿,傍晚归来,颓然无复精神。暠但他还是对这样一篇极为平常的文

稿作那样仔细的审阅和修改,一点“大名人暠的架子也没有。

1959年至1960年间,中华书局准备重印朱自清的《经典常

谈》。这是朱先生以通俗的笔法介绍古代经典文献的著作,解放前

即出版,无论专业研究者还是一般读者,都爱读。这次中华书局重

印时,拟请叶老写篇序。由叶老为此书作序,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

了。中华书局文书档案内保存了叶老为此事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

信,信中说:“作序之事,非我所宜。您应了解我,古籍云云,我之知

识并不超于高中学生。人皆以为我知道什么,我实连常识也谈不

上。此一点恐不能叫人相信,以为我谦虚。您与我相识十年,且非

泛泛之交,当知我言非虚也。苟我稍有真知灼见,则佩弦为我之好

友,于其遗著,有不肯欣然作序乎? 至希亮 。暠
我想,读了这几行信中语,就不必再说什么了。叶老的人品,

真如光风霁月,能使人胸中那一点灰渣尘屑去除得干干净净。叶

老说他于古籍,其知识并不超于高中学生,因而不敢为朱自清先生

的《经典常谈》作序,我相信这是叶老真诚的谦虚,也是真正学者的

一种自爱。我想,社会上有些人,被捧为什么“大师暠,有时却连起

码的常识性错误也会在笔端中流出,却颐指气使地训斥别人,对照

叶圣陶先生的这几行文字,不知会有什么想法?

4



黄永年先生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
暋研究所购书札小记

暋曬 王 勇 忠

黄永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籍版本、文献学家,也是研究唐史

卓有成就的学者和当代最著名的藏书家之一。他早年毕业于复旦

大学历史系,当时便发表了学术论文与陈寅恪先生相往还。永年

先生还与吕思勉、顾颉刚、童书业等多位大师有师生之谊,但他研

究、讲授的东西又绝大多数和这几位先生不一样,“顾先生、童先生

重点在先秦,我的重点在隋唐;童先生同时研究绘画、瓷器,我则

研究版本、碑刻和书法;龙榆生先生研究诗词,我研究古小说和话

本章回小说;只有唐代政治史的研究和陈寅恪先生相重,但看法不

完全相同。所以如此,一则怕闲人说我的成果是偷老师的,偷岳

父(童书业先生———笔者注)的,另找一个领域便无此嫌疑;再则学

生学老师主要是学治学态度、治学方法,最多学一点基本原理,而

不是亦步亦趋地在老师的领域内打转转,否则学术怎样能向前发

展暠? 在随后的数十年中,永年先生纵横文史,在这些学科领域做

出了引世人瞩目的贡献,尤其大邃于中古文史及版本目录、校勘文

学,并精于书法、篆刻,为当代学界少有的通人。
永年先生自青年时期就开始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,几十

年间所得甚丰,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,可是做学问却极力

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,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。并且

他一直都否认自己是藏书家,因为他“早年买书只是因为那时的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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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宜,还有一个原因是买回的每一本书都看过"。对于买书,永年

先生还自有一番高论:“过去真懂版本的无非两种人,一种是干旧

书业的,这是他们的饭碗子,一旦走眼,轻则自丢银两,重则倾家荡

产,以如此如履薄冰,战战兢兢的心情从业,焉得不精? 另一种则

是读书人,有钱阔少如嘉业堂主刘承干之类还不行,大把的银子撒

出去,由那些帮闲文人哄骗,所以所谓《嘉业堂山本书影》中就有若

干假货。而只有读书人如我辈,囊中羞涩,没有几个大子来买书,
还尽想买好书,挑来挑去,自然就精于此道了。暠

黄先生购书的许多逸事在藏书界早已广为人知,但除在旧书

店中亲自挑选古籍善本之外,永年先生年轻时函购图书的故事也

颇有意思,现就笔者在金陵大学图书馆(今南京大学图书馆)发现

的黄先生的几封购书书信与大家共飨。
第一封信为永年先生于1947年7月4日所写。

敬启者:鄙人治明器之学,前于上海市博物馆友人处得知

贵所刊有《长沙古物闻见记》一书(商承祚先生著,廿八年十月木

刻本两册,刊 贵所汇刊甲种中),俻刊木明器制度甚详,渴欲一

读,兹特来函问询,未知 贵所此书尚有印本出售否? 售价若干?
如蒙示知,即当照汇请购一部也。又 贵校所刊《金陵学报》复员

后未知续有刊出否? 乞将有关文史者之卷数、期数及售价一并

示之,俾乃购买,为感! 此致 贵刊执事先生大鉴 黄永年 顿首 七

月四日。附邮盼复,赐示请寄“武进茭蒲巷五号 本人收暠
没过几天,永年先生就收到了索要的书目,他随即于7月8日

再次写信给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。
敬启者:承 贵所赐寄书目二纸,谢谢! 兹欲购(一)《长沙

古物闻见记》(共二册,两万四千元);(二)《中国文化研究汇

刊》第一卷(一册,两万四千元)。兹特附上五万五千元汇票一

纸,内除书价四万八千元外,尚余七千元,未知足当邮费(请挂

号)包装费否? 请赐开发票。如不足,即当再寄邮票以补足

之,如有余,则请暂存贵所,以待日后再购时算入可否? 余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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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。盼接到汇款后即将书(挂号)寄下,因急待参考用也。此

致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大鉴 黄永年 顿首 七月八日。来

件请寄“武进茭蒲巷五号 本人收暠
按照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人员留在这封信上的记录,他

们于7月11日寄出了黄先生所要购买的书籍,而永年先生亦很快

收到了这些书,并于7月26日再次写信求购其他书籍。
敬启者:上次 贵所寄下《长沙古物闻见记》等书早已收得

,谢谢! 兹欲再购 贵所所刊之:《中国文化研究汇刊》第二卷一

册、第三卷一册、第四卷一册、第五卷一册,以上四册,照上次

书单,共价八万元,兹特如数附上八万元邮汇一纸,至邮费包

装费,则上次购书时尚存三千四百元于贵所(兹并将上次发票

附上),想已够用。盼接信款后,将上列四册从速寄下,以便快

读参考,为感。此上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大鉴 黄永年 顿

首 七月廿六日。来信请寄“武进茭蒲巷五号 本人收暠
而这时由于货币贬值,《中国文化研究汇刊》每本涨到了50000

元,而邮费和包装费也分别涨到了3750元和2000元,因此也就有

了永年先生在7月30日的回信。
敬启者:来函诵悉,缺款自当照补,兹特附上四万两千元

邮汇一纸,并附邮票三百五十元,盼将鄙人欲购书四册,即速

寄下,以便快读,是感。此致 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大鉴 黄永年

顿首 七月三十日。
在这两次成功的购书后,永年先生于1948年初又一次向金大

中国文化研究所函购书籍。
敬启者:兹欲购买 贵所所刊《中国文化研究汇刊》第六本,

并《金陵学报》十卷一·二期。售价若干,望乞赐示。又 贵所

如有出版刊物目录,亦请 赐寄一份以便选购,是感。此致 金大

中国文化研究所大鉴 黄永年 顿首 一月二十五日。赐示乞迳

寄“武进茭蒲巷五号 本人收暠
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也很快回信告知他所购书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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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价格。
迳启者:接本月廿五日大札,致悉《中国文化研究汇刊》第

六卷一册价五万六千五百元,《金陵学报》十卷一·二期一册

价十三万五千六百元(参看价目单),外加挂号邮资一万两千

元(邮资多退少补),包装费四千元,合共廿万六千九百元整,
即希将款汇下,当将书籍寄上不误。此致 黄永年先生 附价目

单一纸 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。地址:武进茭蒲巷五号

永年先生在接信不久即将书款汇出,并附带书信一封。
迳启者:来示敬悉。兹特如数附上二十万邮汇一纸并邮

票七千元,以购买 贵所之《中国文化研究汇刊》第六卷及《金陵

学报》十卷一·二期各一册,请即将此二书 赐寄,以便参考,是
感。此致 金大文化研究所大鉴 黄永年 顿首 二月六日。来件

请仍寄“武进茭蒲巷五号 本人收暠
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遂在收信后的2月18号把书

籍以挂号的方式寄出,而这时离永年先生来信已经过去了十二天,
而他早已于17号寄出了一封信进行催促。

迳启者:前奉 贵所来函后,即于二月六日寄上二十万元邮

汇一纸及邮票七千元,以购买贵所之《中国文化研究汇刊》第
六卷及《金陵学报》第十卷一·二期各一册,至今为时已逾十

日,尚未接得来件,未知是否遗失? 企待示知。如属尚未寄

出,则请费神即速寄下,以急待参考故也。此致 金大文化研究

所执事先生大鉴 黄永年 顿首 二月十七日。来件寄“武进茭蒲

巷五号 本人收暠
以上就是永年先生这几次购书经历,而由收件地址来看,永年

先生当时应该正放假在家,购书不便,因此才有函购一事。通过这

些,我们不仅了解到了当时函购书籍的一般过程,更重要的是深深

地体会到了永年先生在青年时即有的那份对书籍的渴望与执着。
而就在笔者写作这篇小文时,惊闻永年先生辞世的消息,故以它作

为一份纪念,因为我相信在藏书、读书时的先生是最快乐的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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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自述

暋曬 严 绍 璗

我本人在先师魏建功教授、杨晦教授、邓广铭教授等的教导

下,长期从事于“日本中国学(汉学)暠的学习和研究。1974年秋冬,
承蒙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邀请,经周恩来总理批

示,我和我的同事们首次访问了日本,有机会第一次看到留存于彼

国的数量众多的汉籍,激奋和惆怅融合成难以名状的心情,於是便

开始萌生了要查明日本藏汉籍诸种状况的念头。十年之后即1985
年,我担任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学部客座教授。
学术理念的提升,使我对汉籍的域外传播所内具的文化学意义有

了新的认识,于是便把我试图较为全面地查考日本藏汉籍的设想

开始付之实施。
我从文化史和现实的文化运作中愈益清醒地意识到,古往今

来一切有价值的人文学术,无论是理论阐发或文本解析,几乎在所

有的层面上,都必须是也必定是以原典的实证材料作为研究的基

础的。人文学术中的真正的“文化巨人暠,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从“原
典的实证暠中站立起来的。一个称之为“学者暠的文化人,如果一生

中都从未曾做过关于相关研究材料的发掘、整理与验证的工作,全
凭接受各种时世的信号而空口说白话,那么,尽管有时候他也可能

迎合某些群体的兴奋点“红极而紫暠,也可能依靠当代愈来愈发达

的媒体的无知和宝点而名扬天上地下,但他的所谓学术,在真实性

和科学性诸方面上便大可怀疑了,而且命定日后一定会成为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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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,眼看着它们便无寿而终了。对像我这样一个从事东亚文化

与文学关系研究的人来说,如果真的要阐明东亚文化的事实,并且

从中获得具有科学意义的理性认识,若离开了像对“日藏汉籍暠这
样的基本资料的发掘和研究,在相当的意义上或许可以说,这便是

无根之木、无源之水,日后也难逃万劫不复成为文化垃圾的命运。
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积累在心中的对人文学术的追求与悲哀,
我便把对“日藏汉籍暠的追踪和调研作为自己学术的基础。虽然从

1989年下半年起我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转入了北京大学比较

文学研究所、这件事情在我总体的时间分布中看起来好像变得有

些“业余暠了,但在自己的学术观念中,却愈来愈确立了它的基础性

的地位。
随着我个人学术的推进,我似乎还明白了一个道理,就域外汉

籍文献而言,它们的世界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,固然有其作为“文
物暠的价值,发现一本国内失传的典籍,犹如从国外以千万重金买

回一尊鼎那样,让人赞叹不绝、惊羡不已。但是,域外汉籍最根本

性的价值和意义,我以为还在於它参与了接受国、接受民族、接受

区域的文明的创造它们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,参与异民族文明创

造的历史轨迹和世界性价值,也只有在双边文化与多边文化关系

互动的研究中,才能得到真正的阐述;也只有在这样的学术阐述

中,作为文献典籍的学术的生命,才能得到真正的展现。因此我在

日本藏汉籍的调查与整理中,十分留意考察文本传递的“文化语

境暠(CuhuralContext),尽量把握汉籍在日本列岛流布的学术图谱,
注意日本相关文献中关於此本典籍的历史的、文化的等多形态的

记载,收集由汉籍传人而相应在日本国内产生的“文化变异暠以及

由此出现的“和刊本暠和“日人写本暠等物化标记,尽量摘记文本上

留存的各种手识文,甚至中国商船输入时的卖出价与日本书商收

购时的买人价等等。所有这些努力,都是为了描述一部汉籍进人

日本列岛而形成的文化氛围,由此而提示东传汉籍在日本列岛文

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。我的这样的做法,与传统的“目录学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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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录就很不一样了,显得十分的“另类暠。然而,这正是我从事“日
藏汉籍暠的学术理念的表达。我以二十年的时间和精力,追踪调研

“日藏汉籍暠,并把它们整理成可以运用的体系,首先是为我自己的

学术研究奠定不移的基石。承蒙中华书局的好意,贡献於读者诸

君的面前。读者诸君如果能够理解本书编著者这种力图把自己关

于“跨文化研究暠的学术理念与传统的“目录学暠研究结合起来的运

作方式,并进而能够扩展学术视野,推进“跨学科暠融通,进而能对

自己的学术有所提示,这就是我的奢望了。我正是在这样的理念

中,开始我的“日本藏汉籍善本暠的调查和研究的。
“日藏汉籍暠的追踪和调研,确是一顼十分困难的事业。因为

这是一个中国人在异国独立进行的一个学术项目。从事这项工

作,一是需要对日本自古至今的文化史包括它的文献史以及中国

文献学史有一个总体的把握,对中日文化关系史需要有比较深入

的理解。二是需要在日本有相当长的停留时期,一年两年恐怕难

以见效。三是需要熟悉日本近百个汉籍收藏机构,这其中有皇家

的、公家的(中央的与地方的)、私人的(财团的与个人的)、学校的

(国立的、公立的与私立的)、宗教的(佛教各宗的与神道教各派的)
等,此事虽然充满乐趣却极为烦难。四是需要有足够的经费———
在日本的许多藏书处观览藏书,包括“国宝暠在内,确实都是“无料暠
(免费)的,但是,复印、制作胶片、收集相关的参考资料,往来於各

地的交通与住宿费用等等,皆所需不菲。凭我个人的条件与能力,
要具备这样四个基本条件,当然是十分的不容易。但是,当一个人

有了一种明确的理念与目标之后,往往会有连自己都难以释然的

精力去面对困难。
十数年间我在日本对汉籍追访的经历,留在了个人学术史上

许多甘苦的回忆。例如,我曾历经多种烦难,在日本国立京都大学

名誉教授岛田虔次的提示下,经贝冢茂树教授的介绍,由狭间直树

教授陪同,在羽田明教授主持下,终于在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的

“杏雨书屋暠中亲眼目睹了从我国流转於日本近百年的《说文解字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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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人写本“木部暠六叶。这是近代以来我国学者四处寻觅而不得的

“国宝暠啊! 激动之情真是难以自控,虽然年纪不小了,走在路上却

也觉得特别的轻松。我即刻把这一成果报告了我国著名的语言文

字学家———我的老师周祖谟教授,他在得到我的进一步的验证之

后,便把这一发现写入了他正在主编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的《语言

文字卷》了。这对於我来说,无疑是对自己劳碌辛苦的最大的安慰

了。但是,十数年间,也有许多的苦涩曾经动摇遇自己的学术的信

念,记得在东京的“御茶之水图书馆暠调查时,几经周折,约定了观

书的日子。每一册善本从库房中出来,都需要我个人承担保险,一
天大约在五千日圆之谱;中午不能停息,意味着不能吃饭。每天从

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,坐在四面被人看视而仅有两个人容量

的玻璃书屋中,不吃午饭,也没有水暍,只有在洗手间中有自来水。
我看一天的书,低一天的头。下午五点整把文献归还,走出大楼的

玄关,没人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,在火车站上,迎着夕阳,等待呼啸

而来的列车,真是感到身心的疲乏。踏在细石铺垫的小路上,想到

自己这样一次一次地踯躅海外,面对茫茫的汉籍,何时了结! 心情

便变得沮丧起来。但到了晚上,拿出一天的记录,整理一天的所

得,心情又豁然开朗,觉得付出竟是如此值得! 第二天东方日出,
阳光灿烂,不容细想,又踏上了观书之道。

二十年的时间匆匆过去,从日本的北海道到冲绳群岛,从太平

洋之畔到日本海沿岸,我三十余回进出日本,追踪日本所藏汉籍善

本的踪迹,已经获得了一万余种文本的资料(包括明代与明代之前

的写本与刻本、活宇本等。一种文本可能有数种或数十种相关的

资料)。此数约占日本藏汉籍善本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。我以

《四库》的编撰体系,编著成眼前的这部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。
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,我国人文学界不知道从何时何地何人

肇始,常常会冒出理论研究鄙薄文献研究,特别蔑视原典性实证研

究的所谓“学术潮流暠,常常会有一些中国文化底子很空洞而外文

又识不得几个的先生,以“学术权威暠和“理论大师暠的架势,呼唤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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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帮无知小儿,云山雾罩般地抢占学术主流锋面,他们昨日里高声

推销“欧美论说的普世主义暠,今日间又高举“发现东方暠的大旗,为
电视报纸制造出一个个滑稽有趣的版面。我作为一个人文学者,
数十年间在不得已而观看这些学术闹剧的时候,除了欣赏他们的

演技之外,于学术则深不以为然,并且更加督导自己应该以加倍的

努力,从事於文献典籍的调研,致力於显彰“原典实证暠的文化价

值,以确保我国人文学术的尊严。二十年间,正是在这样的文献典

籍追踪调研的基础上,我先后完成了《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》、
《日本中国学史》、《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》、《中国文化在日本》、
《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》和《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》等研

究著作,并与日本文学会会长中西进教授共同主编了《中日文化交

流史大系·文学卷》,与日本思想学会会长源了圆教授共同主编了

《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·思想卷》等。1994年11月7日,日本明仁

天皇会见了从事日本文化研究的五位外国学者。我作为中国的人

文学家有机会侧身其间,并与天皇陛下就中日(日中)文化的研究

交谈了看法,其间,当我讲到汉籍文化对日本文化,例如对《古事

记》和《万叶集》的影响和作用时,天皇陛下点头称是。1998年11
月9日,我因为参加《中华文化志》中的《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

志》的撰写,与十数位同行一起,受到我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的

特别亲切出接见。江泽民主席说:“你们为人民写了好书,党和人

民感谢你们!暠
假如这些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层面上产生了积极的影

响,在特定的学术领域中建立起了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对话的通

道,那么,这无疑首先来自于我的“原典实证暠的学术观念和长时间

从事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所获得的成果。
现在,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即将公刊,我对承担本书编辑出版

的中华书局要表示深深的敬意。中华书局作为一家名闻世界出版

业的具有悠久历史和学术信誉的出版社,以二十年的时间,一直支

援一项个人从事的学术项目,一直耐心地等待它的成功,表现了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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瞻的学术眼光和各位编辑的丰厚的学术修养。1985年中华书局的

魏连科先生、陈抗先生等听到我正在开始做“日本藏汉籍暠的调查

时,便提出可以在中华书局立项,并很快得到中华书局学术与行政

领导人李侃先生、邓经元先生和傅璇琮先生的认定。二十年间中

华书局沧海桑田,高层领导几经变迁,历史编辑室主任也从魏连科

先生相继传位谢方先生、张忱石先生、李解民先生、直到现在执政

的冯宝志先生,他们每一位都对本书稿的进程给予了充分的关心,
提供了全力的支援,对我数次推迟成稿,给予了十分宽容的理解。
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稿的责任编辑崔文印编审,近二十年间他一直

追踪本书稿的进行,无论编著者在国内还是在国外,他始终与我保

持着热才的联系,从书名、版页行格到内容的著录,他与编著者再

三推敲,他用书信、电话与面谈的方式,十数年间留下了无数的辛

劳的痕迹。他对我提供的这近四百万字的书稿,逐字扒梳,校其讹

误,补其缺漏。有时候因为发现了文稿中的不可思议的错字(有些

是电脑转换中的错讹),他把我找去,拍桌教训,怒不可遏。在本书

三校清样校审之后,他又以数月时间通读全稿,核实引文,检出错

讹。这种忠诚学术的拳拳之心,使我极为感动。
两年前,当我从中华书局接遇二校清样时,看到二十年间积累

的涂满斑点的文稿已经面清目秀,不由得回忆起从五十年代至“文
革暠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和总编辑,同时兼任国务院古籍规划出版

领导小组秘书长的金灿然先生的讲话。灿然先生说:编辑工作好

比是艺术设计师,比如一个人蓬头垢面进来,经过一番整理梳洗,
当他展现于公众面前时,已经是容光焕发、神采奕奕。一部稿子送

进编辑室,经过编辑的精心梳理,几校过后,原先稿子上的错讹谬

乱、斑斑点点,已一扫而光,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则是属于我们民族

的乃至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一种精神财富。金灿然先生用这一生动

的比喻所表现的对编辑这一职业的真诚的崇高评价,一直深印在

我的心中,当本《书录》得以与读者见面的时候,我便是怀着这样的

心情感谢中华书局的各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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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本《书录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,我国当代最著名的书法家、我
国国家文史馆馆长启功老,欣然为本书稿题书了名签“日藏汉籍善

本书录暠。启功先生的题签有“竖式暠和“横式暠两条,说是为了将来

出书时封面设计的方便。四十多年前我人北京大学之时,启功老

曾在“中国文化史暠课上马我们授课,先生虽然学识载五车,待人却

平易关切如父辈。就像这次先生书写了两式名签那样,毫无名家

的摆派,却处处为他人着想一样,指点着后辈的为人之道。
当本《书录》完成初稿之时,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、中国国家图

书馆馆长任老继愈先生,应编著者之请,欣然为本书作《序》。我在

大学期间,任老曾经多次为我们授课。先生知识的丰富、学理的深

邃和谈吐的幽默,启示了当时我们还很年轻和幼稚的心扉。近二

十余年来,在许多文化学术活动中,多次与任老会面,总是惊羡先

生思想的博识和敏锐。1996年6月,任老与我同在上海参加中国

和日本联合举行的“东方文化会议暠,便中我把正在进行的《日藏汉

籍善本书录》的编著情况告诉了任老,深得先生的鼓励,并答应成

稿之后为之撰《序》。现在,先生的《序》文已经撰定,语多奖掖,我
把它看成是前辈学者对後辈的殷殷期望。我想,我们这一代人在

新时代的条件中,理应不辜负了前辈的嘱托。
当本《书录》几经校合,即将正式付梓的前夕,我特别邀请我的

老师袁行霈教授为本书作一《序》文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叶我进北

京大学读书时,听林庚先生讲授“中国文学史暠中的“魏晋南北朝时

代暠,袁先生当时作为林先生的助教,与我们亲切相处。他每周必

到我们宿舍一次。尽管当时的袁先生还极为年轻,在那样一个高

呼口号的时代中,袁先生在谈吐中却处处透露出儒雅的修养,透露

出他对于文学的深厚的“美暠的感悟,在随意的交谈中释我疑难,启
我心智,给我们以极深的印象。四十余年来在时代的风雨中,我们

作为师生,共同走过了漫长的道路,无论环境作何种变化,先生始

终乐观向上,而待人接物,则谦谦君子也。十数年来,袁先生作为

“中国文学史暠论坛的坛主,他对於中国文化的真诚的执著之情,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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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神往;他又身居我国国家文史馆的领导、国家立法机关常务委员

的要职而没有丝毫的架子,也令我感动。记得为了撰写和拍摄《中
华文明》中的《中国文化在日本》这部片子,他数次给我电话,言辞

恳切使我只能从命。当上世纪八十年代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开始

启动不久,袁先生即给我无私的帮助,他将自己在东京大学任教时

亲手钞录的日藏唐人写本《王勃集》上的手识文提供给我,并给予

诸多的鼓励。所以当本书稿付梓之时,我是一定要请袁先生作一

《序》文的,除了表示对先生敬意,更要表达的是学代薪火相承之

意。
日本当代汉籍研究的权威学者尾崎康教授也为本《书录》撰写

了《序》。尾崎康教授一生致力於汉籍版本的研究,著作宏富。他

沉埋於汉籍之中,皓首穷经。在当今的日本学术界,于“汉籍版本暠
这一研究而言,恐无有出先生之右者了。作为一位日本学者,他对

于“汉文化暠学术的执着,令我肃然起敬。先生一直以极大的关心,
注视着我阅於“日藏汉籍暠调研工作的进展,始终给予了十分有力

和亲切的支援。尾崎康先生为本《书录》所撰写的《序》文,生动地

体现亍中日两国的学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解与合作。先生在

《序》文中对军国主义表示的谴责,和对未来东亚和平的祈求,更令

我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所深深地感动的。
近二十年的寒窗辛苦,在中国和日本两国学术界朋友们的诚

意之中,终于结成了果实。可以告慰於我的亲人和朋友的是,我们

中国学者,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的年代里,终于把近两千年来流传

於日本列岛的我国浩如烟海的汉籍文献,作了一次力所能及的梳

理,大致把握了汉籍东传日本列岛的脉络和轨迹,掌握了汉籍善本

在当今日本的流佈和收藏。诚如日本著名的文献学家大庭修教授

所说,“这本来是应该由我们日本人做的事,现在却由中国学者完

成了。暠我感谢怀抱这样的公正之心所作的评价。从事於中国的、
日本的和世界的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们,假如本书稿的著录,能够确

实马他们提供学术所需要的文本钱索,建立起认识中国文化和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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